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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不会

忘记正是父亲悉
心把我引上了儿

童文学这条道路
的。

记得上小学
的时候在父亲耳

濡目染的影响下，我也特别热衷于儿童文

艺活动。我和我的姐姐、邻居好友共同发起
组织了一个楼道演剧队，每周日为我们楼

道里的小朋友演出节目。六十年代那会儿
普通家庭连电视机都还没有，我们的演出

自然很受小朋友的喜爱。父亲对我们自发
性的演出活动总是大力支持，还时常乐呵

呵地当一名忠实的老观众。后来我才知道
父亲的好多充满了儿童情趣的诗，就诞生

在我们无拘无束的快乐的童年生活中。

而我对儿童文学爱好的种子也就在这
快乐的童年生活中悄悄地埋下了。

初中毕业后，我报名去了黑龙江支边。
那时候，北大荒的生活十分艰苦，好多知青

家长就经常寄些咸肉、鱼干、肉松之类的食
品给自己的孩子补充营养。我爸妈却很少

寄这些吃的东西，而是经常从图书馆里借

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寄给我。干完一天的活，

躺在热炕上休息时，就着昏暗的小马灯津
津有味地品读这些美味的精神食粮，便是

我最大的享受了。它使我忘记了一天劳动
的疲劳和生活的艰苦，常常迷恋到深夜。我

看完这些书后，又给父亲寄回去，父亲又再
借一些给我寄来。这样几年下来我就读了

不少书，文学底子也主要是在那时打下的。

我后来能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考上浙江
师范学院中文系，与父亲对我长期的文学

关爱不无关系。
我在金华工作，老爸每次来金华看我

们，几乎都要留下一些诗作给我们。那一
年，我生儿子，父母亲特意从上海赶来金

华。当母亲为我产前产后忙得不可开交时，
父亲也忙得不亦乐乎，他坐在一旁忙着为

又一个即将诞生的小生命抒写赞美诗。半
个月后父亲回上海时，已给他新生的小外

孙留下了几十首“新生集”诗。
在父亲和我的影响下，上小学之后，我

儿子天天也开始写日记、写童话，写得多
了，我想给他的童年留一个文学的纪念，于

是我把外公写天天的诗、我写天天的故事，
以及天天写的日记、童诗、作文和童话故事

合成一本三代人的文学梦，我们一家人用

甜甜蜜蜜的亲情和文字串写成了一部《三
代人的梦》（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父亲是个随时随地都能够写诗、童心

十足的人，而且越热闹越能够激发起他的
创作热情。坐上嘈杂的公共汽车和哐当哐

当的火车，他能够坐一路写一路，有时候甚
至写得错过了站。和我母亲一起去公园早

锻炼，他也能够走一路想一路，想到好句子
就立刻摸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记下来。他

甚至在吃饭的时候灵感来了，都会马上放

下碗筷记下诗句；晚上睡梦中梦到好诗会
立即醒来，披上衣服写下梦到的诗。他积累
下来的大大小小的笔记本就有上百本之

多，写下的诗也有几万首，不愧是一个最勤
奋的儿童诗创作者。

《我是春天一只鸟》就是他源于家庭生
活的小童诗：一只手/爷爷牵着/一只手/奶

奶拉着/我是春天一只鸟/两脚离地/飞得高

八十年创作生涯，父亲以他无比的热
爱和勤奋留下了一笔笔珍贵的童诗财

富，如今因为年事已高不能继续创作了，
但他仍然时刻关心着中国童诗事业的发

展，衷心希望童诗创作后继有人，让优秀
的童诗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孩子们健康快

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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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童诗创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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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著名的儿童诗人———圣野，
我是他的三女儿，是唯一继承了他儿童文学
事业的孩子。今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的特殊贡献奖授予了父亲，我由衷地为他感
到荣耀和高兴。我很愿意从一个女儿的视角
来谈谈诗人圣野，让读者来真实地了解父亲
的童诗创作之路以及他是怎样做一个父亲
的。

    父亲的中学时代是在敌机的空袭警报和轰炸声

中度过的。那时的金华中学，因为躲避敌机的空袭，搬
迁到金华乡下蒲塘村去了。父亲的哥哥读高中，他经

常借一些五四以后的作家们写的新书给父亲看，父亲
看得最起劲的除了冰心的《寄小读者》和叶圣陶、夏丏

尊合著的《文心》外，还有朱光潜的《谈美》《给青年的
十二封信》和徐志摩的许多诗集，最使他爱不释手的

是一本叫《雪朝》的诗选集，这里面选录了五四以后诸

多名作家的新诗代表作。看着看着，他写的作文里，似
乎有了一股诗的泡沫在浮涌。初中毕业那年，父亲大

着胆子参加了《战时中学生》题名为“故乡”的征文比
赛，他的散文竟然一举夺得初中组的第一名。

父亲在上高中时遇到了一些爱写诗的同学，便志
同道合地组织了一个蒲风诗社，自编自印了《蒲风》油

印诗刊。父亲在蒲塘的民智书局里买到了桂林出版的
《诗创作》，那里面就有艾青和田间写的像火把一样明

亮的诗。后来他又从青年诗人畸田处得到了艾青的一
些名作的手抄本，这使他欣喜若狂。每天一早，父亲都

要爬上山头高声朗诵艾青的诗作，也让他渐渐迷上了
诗歌创作。

父亲说：“带我走上写诗这条路的老师远不止一
个，而是好多个。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读诗，就喜欢背

诗，在诗的世界里我寻找着，找到了带我上路的老师，
也找到了我自己。”

1945年秋，父亲和高中同学鲁兵一起考进了浙
江大学英语系，同读一个专业，同住一个宿舍。第二年

暑假，鲁兵和在杭州的《中国儿童时报》建立了联系，

给它翻译介绍外国儿童小说和童话，也给它写诗，写

童话，写剧本。鲁兵常常带父亲一起到报社编辑部去
帮忙。这年底，父亲也开始积极地为该报编稿写稿。最

早试写的是以《认识我吗？》为题的诗谜。1947年元旦
这一期，他写了《清道夫》《更夫》《啄木鸟》《向日葵》四

首诗。这些他最早为儿童写作的小诗谜，后来大都收
进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啄木鸟》中。

1949年 3月，出于对浙东游击区进步生活的向

往，也由于在浙大读书越来越感到压抑，父亲终于下
决心告别了浙大，也告别了《中国儿童时报》，悄悄和

同学一起去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金萧支队（鲁兵比他
早走三天）。到金萧支队以后，父亲主要做宣传文化工

作，但他并没有忘记孩子们，忘记童诗创作，而是利用
业余时间继续给孩子写了反映游击队生活的童诗。这

是他的诗生活的新的开始。
1949年以后，父亲很想回到杭州、上海去，继续

给孩子们编报刊写东西，可当时部队文教工作正需要
人，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在部队安定下来，只是抽一部

分业余时间，搞一点儿童诗创作。1955年，少年儿童
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儿童诗集《欢迎小雨点》。这部集子

在浙江军区 1956年的部队业余创作评奖中，获得了
一等奖。

1957年，父亲终于从部队转业到少年儿童出版
社，年底从鲁兵手中接编了《小朋友》刊物，之后除了

在“文革”中被调离接受审查，他就没有再离开过《小
朋友》杂志，直到 1986年离休。离休之后他有了更多

的时间来写作儿童诗，也有了更多的时间深入小学、
幼儿园去给孩子们讲诗，指导孩子们写诗。他还参与

了很多童诗活动，为推广童诗不遗余力。

    父亲 1922年 2月 16日出生在浙江东阳一个普

通的农家，全家靠祖父开的一家小卖部和租种的几
亩薄田为生。父亲曾说：“记得我家房门口，常年挂着

一张‘诗礼传家’的斗方。我的父母养了我们六个男
孩子，让每个孩子，至少要读到小学毕业。有这点传

统文化作基础，即使在家种田，也会显得比别人家的

孩子有出息。”他回忆道，“小时候我最早接触到的诗
是来自我妈妈的口耳相传，其实我妈妈并不认识字，

但她记性很好，一边摇纺车，一边听着隔壁私塾的孩

子念书，就学会了《三字经》。”正是这带韵脚的《三字
经》，让父亲领略到了古童诗的魅力，也埋下了一颗

爱诗的种子。
后来父亲进了小学，教音乐的王老师教他们唱的

第一首歌，是登在《小朋友》创刊号上的、由陆费逵作
词的《小朋友》，这首颇有诗

情的、充满友好情谊的儿歌，

成了他们爱唱的放学歌。

在月色分外光亮的秋天
的夜晚，父亲家的门前和门

后，都堆满了玉米和高高的
柴禾。他和哥哥们，就在散发

着芳香的禾草堆上，唱歌谣，
做游戏：“初一初二眉毛月，

初七初八像只鸭……十五十

六月团圆……”孩子们大着
声，每人唱完一句，就往禾草

堆“嘭咚”一声倒过去一次。
新剥的玉米壳，新割的稻草，

软绵绵的，越摔打，越感到一
种收获的快乐。

凭着歌谣的节奏，哥哥和弟弟的协同游戏动作，

竟配合得这样的和谐，这样的有趣，使父亲甜美地接
触到了童年的诗。长大之后，每当他写起儿童诗时，

童年的节奏、音乐和诗韵常常会萦绕在他的脑海中，
令他着迷。

诗人父亲与独特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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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野为本报读者题字

▲ 圣野夫妇和孩子们


